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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城监狱，因关押中国最高级别的犯人而被称为“中国第一监狱”。
它因“硬件和软件”都与其他监狱不同，而被外界称为“最神秘的监狱”。
它改造教育过国民党战犯，被林彪和“四人帮”利用迫害过革命干部，又审讯收

押过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主犯……高墙里的那些人和事都充满了传
奇。

如今，秦城监狱又因成为一些贪腐高官的“最后归宿”而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力。
记者探访秦城监狱，解密高墙内50年的风云变幻。

关押和改造贪腐高官，成为新时期秦城
监狱的主要职责。

在我国，对普通犯人执行刑罚，无论其被
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还是死缓，一般是
就近执行，即在哪里判决，就在哪里执行。而
对于省部级贪腐官员（含副省部级），不论他
（她）在哪里被判决，大多会被集中到秦城监
狱来服刑。

谁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被送进秦城监狱
的贪腐高官，外界无从考证。但统计资料显
示，近10年来被查处的副省（部）级以上高官
超过 100人。其中，除 8人被执行死刑外，被
判死缓的占 11%，无期徒刑者占 8%，有期徒
刑 10年以上者占 21%，有期徒刑 10年及 10
年以下者占 15%。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被
关押在秦城监狱，或在此服过刑，如原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原国
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原云南省委副书记、
省长李嘉廷，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原公
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
华，原建行董事长张恩照，原北京市副市长
刘志华等。

在秦城监狱，特殊囚犯的生活待遇，会比
在普通监狱优越。

据近年走进或接触过秦城监狱的有关人
士描述，秦城监狱关押高官的牢房除了面积
较大，有的还配有写字台、卫生间、坐式马桶
和洗衣机。一些在押官员除了“可看书读
报”，每天还有一段时间可看电视，一般集中
在晚上 7点到 9点。某些身体欠佳的特殊囚
犯，饮食可一日四餐，用餐标准和费用由国家
规定和支付，家属亦可私下打理。衣服、日用

品等基本生活用品可由家人提供。监狱虽有
统一囚服，但这里的囚犯一般可不用穿。

除了贪官，近些年秦城监狱还关进一
些其他的“特殊”罪犯，如危害国家安全罪
犯、外籍犯、知密犯、国际间谍等。社会上
曾广泛流传：一些犯法的文艺界知名人物
也进过秦城监狱，如央视前文艺部主任赵
安、知名词作家张俊以和著名演员刘晓庆
等人。据记者调查，2002 年，北京市公安
局的看守所因监舍改造，将一批重要犯罪
嫌疑人转往秦城监狱下属的第一看守所
内，其中就包括当时因涉嫌偷税漏税在押
的刘晓庆。至于刘晓庆后来自己说“在秦
城监狱如何如何”，一位专家说：“那不过是
借秦城监狱之名抬高身价罢了，秦城监狱
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

秦城监狱 不是什么人都能进，有些人会“借秦城监狱之名抬高身价”

正是秦城监狱的特殊，使贪腐高官们一
旦进入高墙内，他们的信息也就进入不透明
阶段，其服刑情况和生活情况，公众都无从得
知，只有一些零星的报道见诸报端。

据《新周报》等媒体报道，陈希同是“四人
帮”之后被监禁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之一。他
曾历任北京市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国务委
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98年2月27日，陈
希同因侵吞贵重物品、腐化堕落、牟取非法利
益、严重失职等问题被逮捕。

陈希同在 1995年引咎辞职时，曾被“双

规”居住在北戴河，后转往内蒙古呼和浩特监
狱，再转至北京良乡，正式宣判后被送入秦城监
狱服刑。陈希同的刑期是从被逮捕之日起计
算的，按原刑期需要到2014年2月才能获释。

在监狱里，有时候因为自己的要求被看
管人员拒绝，陈希同会大吼大叫，称自己是

“北京的大贪污犯老陈”。
2004年，陈希同曾因健康问题，被紧急

送往北京复兴医院。这次突然发病后，陈希
同向相关部门领导写信，以“心跳异常、心血
管供血不足等老年疾病”为由，要求“保外就

医”。后经协调，自 2006年 8月下旬起，陈希
同获得有条件的保外就医。

2007年6月，有关人士透露，陈希同曾与
人在北京某高级饭店共进午餐。

据该人士描述，当时陈希同气色看上去
还好，头发有些花白，走路需要人扶。在座者
不敢问及他在监狱里的情况，但陈希同自己
谈到了一些：监狱的条件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能单独做些事情；24小时受监控，但后来慢
慢习惯了；还可下棋、打网球，这是他多年的
习惯，监狱会派小战士陪着打。

陈希同 要求被拒绝时，会大吼大叫称自己是“北京的大贪污犯老陈”

在秦城监狱里，目前还关押着一个与陈
希同同样级别的人，他就是原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

2008年4月11日，陈良宇被天津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两项罪

名，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
陈 良 宇 在 秦 城 监 狱 的 编 号 为

“0702”，07即年份，02即当年移交至秦城
监狱的重要嫌犯编号。对于高官等重要
罪犯，秦城监狱实际上承担了看守所和
监狱的双重职能。
今年 6月份，一些媒体报道称，“陈良宇

在狱中享用近 200平方米的大套房，每日餐
费达200元”等。一时间，关于秦城监狱在押
高官待遇问题的新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其实，陈良宇是被关押在一个接近20平方米
的套间里。这是秦城监狱重要犯人的单间监
室，内有单独的洗手间、坐式马桶等。牢门是
铁皮包着的木门，门上方及厕所都有“窥孔”，
供哨兵24小时监视之用。

陈良宇的房内设施只有一张距地面约一
尺高的矮床，需要写材料时，看守会送进一张
小学生用的单人课桌供临时使用。没有凳
子，床铺就是他平日坐的地方。墙壁也经过
特殊处理，以防止其自杀。

值得一提的是，像陈良宇这样的重要犯
人，所住的监室基本都在第一层，室内所有永
久性设施都被去掉棱角，打磨成圆形。

陈良宇的监室设有三道岗哨，有一个独
立分队负责贴身看守他。除了没有自由，他

可以看报纸，看内容受限的电视，还可读书、
写材料。

服刑期间，陈良宇可以不着囚服。他多
数时间还是穿西装，但不打领带。他平时可
在有规律的生活中打发时间。比如，在每天
9点到 10点的单独放风时间，陈良宇一般会
从监室门口开始打太极拳，打到放风地的门
口再回去，或者散步。但他到哪儿，两名看守
就跟到哪儿。

另有报道称，“服刑后，陈良宇曾提出用
个人的资金改善伙食，并开列所需食品，如红
酒、桃仁等，但遭到拒绝。”据陈良宇的辩护律
师高子程透露，他曾于今年上半年随其家属
探视过陈良宇。他说，63岁的陈良宇现在两
鬓斑白，但精神状态比被“双规”时要好很多。

陈良宇 狱里多数时间还穿西装，比被双规时气色好多了

与秦城监狱内单调乏味的生活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高墙外的世界依然丰富多彩且处
处充满诱惑。

那些身处高位、拥有权力的官员，因为没
能够抵挡住某些诱惑，陆续走进秦城监狱。

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点，如今的秦城监狱，
已成一处极具现实意义的反腐倡廉教育基
地。一些中央部委机关和地方公检法机关的
人员，常常到秦城监狱来参加反腐倡廉教育
等活动。

2005年 9月，国家审计署曾组织署机关
50多名司局级干部参观秦城监狱。在参观
过程中，秦城监狱的负责人介绍了监狱的发
展历史和基本情况，以及经济犯罪的主要类

型，还重点分析了一些在押官员走向堕落和
犯罪的主客观原因及其认罪情况。据参加此
次活动的一些干部事后回忆：“身处秦城监狱
的高墙内，面对那些曾经和自己同为国家干
部的高官们，真的很受触动。”

审计署的网站还专门为这次活动做了总
结，认为“参观秦城监狱是加强机关廉政建设
的重要活动，是一次生动现实的人生观、世界
观、权力观教育，对增强领导干部的廉政意
识，促进廉洁从审，严格执行审计纪律‘八不
准’都有积极的意义”。

今年国庆节前夕，湖北省曾专门组织公
安监管系统的民警，到秦城监狱进行培训学
习。一位自称“警察老宋”的参与者，在自己

的博客里详细地记录了这次培训学习的经
过。记者曾与这位警察取得联系，他说除了
受到深刻教育，还对秦城监狱的“神秘”留下
了深刻印象。“老宋”他们 70多个人，在秦城
监狱招待所住了10多天的时间，其间得到了
一次参观“秦城要犯监区”的机会。他在博客
中写道：“组织的人在我们还没进去的时候就
告诫：坚决不准拍照。走进监区是排着队进
的。我们没有进去的时候，大门口只有一个
武警值班，我们来了，就增加了两个武警岗。
(这个)重犯监区就是两栋四层楼的监房，高
高的窗户只看得到里面的灯，一盏灯下就是
一个曾经的省部级以上高官。”

据《环球人物》

“中国第一监狱”啥样

村主任王占仁告诉记者，他的父亲也曾
当过多年的村长，他们和秦城监狱的交往一
直没有断过，见证了监狱 50多年的发展史。
但 50多年来，王占仁只进过一次秦城监狱。
那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秦城监狱的一位副
监狱长找到他，请他帮忙给监狱打几套办公家
具。送家具的时候，经过特批，他才得以进去。
他在里面待的时间不长，安顿好家具后就出
来了，但总感觉背后有眼睛一直在盯着他。

外人虽进不了监狱，但有机会见到秦城
监狱里的犯人。一个机会就是当犯人们到农
场劳动时。秦城监狱的旁边，是大片劳改农
场。服刑人员在军人押解下到农场里劳动，
村民们可以远远地看到他们，但不许打招
呼。另一个机会就是当服刑人员刑满获释
时。在监狱的大门口，有时可以看到一些车
和人聚集在那里接出狱的人。大多数刑满释
放人员比较低调，通常选择悄悄地离开。

现主要关押省部级腐败官员
11月 11日上午，一场大雪之后，记者驱

车来到北京市昌平区，探访位于小汤山镇附
近的秦城监狱。

经热心人指点，记者的车沿着一条旧公
路一直开到燕山脚下。路的尽头，出现一座
高大的暗红色牌坊式大门，四周是高约 5米
的灰色围墙，墙顶上装有探头。大门上没有
招牌，但有一名戴着洁白口罩的武警站岗。
当地村民告诉我们，这里就是秦城监狱。

监狱门禁森严，有三道“岗”——最外面
是几个铁路障，再往里有一道电动不锈钢伸
缩门，然后才是大门。大门是两扇紧闭的铁
栅栏门，足有3米高，旁边还有侧门。大门里
面不远处，有一排房屋，挡住了外人的视线。

执勤的武警不让外人在门前逗留，记者
只得沿着监狱外的一条路往东走去。马路对
面有两个居民村：右边是秦城村，左边是象房
村。在象房村村委会，60多岁的村主任王占
仁曾听老人们说，他们这里原来是一座兵营，
四面修有高高的城墙。这座兵营或许是秦朝
时留下来的，所以叫秦城。如今的秦城监狱
也因此而得名。村后的大片土地，一直是隶
属于公安部的劳改农场。

此前，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秦城监狱是
我国目前唯一一座隶属于公安部管辖的监
狱。监狱建于1958年。

按照关押对象的不同，秦城监狱50多年
的历史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关押的主要对象是满清要员、日
本战俘和国民党战犯，军衔至少在少将以上；
第二阶段，“文革”时期，关押的主要对象是高
级右派和所谓的“反革命头目”；第三阶段，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关押的主要对象是林彪和

“四人帮”两个集团的成员；第四阶段，上世纪
90年代以来，关押的主要对象是
省部级腐败官员。

“有幸入住”这里的贪腐高官数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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